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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尾砲台公園參觀資料
	

	行旅圖


	一、滬尾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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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所指的滬尾砲臺為創建 於光緒十二年（1886年），門額「北門鎖鑰」的砲臺。其位在臺北縣淡水鎮油車 里油車口的山坡臺地上，由於是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裝配完工，並未參與任 何的戰事，所以仍保存的相當的完整。

　歷史沿革　清光緒初年原建有舊式砲臺，以防守淡水港口。光緒十年（西元一八八四年），中去戰爭發生，清廷詔以臺灣為東南海疆重地，命令加強海防，於是重修滬尾砲臺，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並率領部隊駐守。是年八月，法軍自基隆轉攻淡水，戰事頗烈，砲臺被毀。嗣後，臺灣巡撫劉銘傳聘德國工程師重建砲臺兩座，這兩座砲台正門上方的門額為光緒12年劉銘傳親筆所題，一為「北門鎖鑰」，一為「保固東瀛」，足見其受重視的程度。「保固東瀛」砲台不知在何時被夷平了。目前的滬尾砲台僅僅指「北門鎖鑰」而已，就是被列為二級古蹟的滬尾砲台。

　此外，滬尾砲台於日據時期曾被當作日本砲兵的練習場地，光復後由國軍接收，一度被列為禁區，民國74年起開放供民眾參觀，民國80年開始部分整修工程，如今已完工。 
	
	

	
	
	
	
	
	

	
	
	
	
	
	
	
	

	建築特色
　滬尾砲台為光緒12年（1886），劉銘傳聘請德籍工程師所營造，新式砲台兩座，以鐵水泥為建材，配以12吋及10吋徑阿姆斯脫郎後膛砲各一尊，及21公分徑克魯伯後膛砲二尊，面積約1.5公頃，原為回字形碉堡式建物。砲臺平面由外而內分別為土垣、壕溝、子墻、砲座、被覆、甬道與廣場，構造層次分明，其子墻最大厚度達 4.3公尺、最高達 7公尺，砲臺周圍長 340公尺，壕溝寬8公
[image: image2.jpg]



內牆內之甬道 

尺，土垣高6.5公尺，規模相當宏大，其外圍城牆以泥土堆積三丈餘高，圍繞四周成方型；內牆係以三合土築成，並有甬道相通被分隔為數間彈藥室與營房，中間有三間磚房。砲台主砲為12英吋英製阿姆斯特朗砲一尊，位在砲台東北角牆上，臺朝向淡水河口，座東南朝西北向，採用的是 360°迴轉的全圓磨心砲架，故射角能涵蓋整個淡水河口，主射方向在「望高樓」一帶（今淡水港燈塔附近），射程包含港子平、沙崙、中崙一帶。其餘三座則則集中於面海的兩面，採用半圓磨心砲架。故射角較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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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形如石磨般的砲座 
　現存的砲台由於內圍房舍傾頹，故砲台外貌已變為口字形碉堡，其右側房舍被規畫為展示室，陳列基隆、淡水等地清代砲台的老照片，另外還有中法戰爭時淡水地區兩軍對陣的立體模型。牆垣上砲座部分，當年的大砲已被拆下熔解了，僅留下圓形如石磨般的砲座。砲座旁的子牆還有一個一個砲彈形狀的凹槽，是作為儲備砲彈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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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砲彈用之砲彈形狀的凹槽
位　　置：台北縣淡水鎮油車里油車口四號

等　　級：第二級（引自網址：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268.html）

	

	
	
	
	
	
	
	
	


二、滬尾砲台公園

	圖：滬尾砲台公園，新人準備拍攝婚紗照 [image: image22.jpg]



滬尾砲台公園位於淡水高爾夫球場(註1)旁，原本是淡水球場的第六、七號球道，後來台北縣政府向球場收回縣有地，闢建為滬尾砲台公園，占地計八公頃。由於前身為高爾夫球場，因此公園內擁有大片草坪，視野開闊，綠意盎然，成為休閒的好去處。許多新人都選擇這裡拍攝婚紗照片。我今天就看到五、六對新人來拍新婚照，整個公園裡顯得喜氣洋洋。 

滬尾砲台公園是一處新的遊憩景點，但知名度似乎不如鄰近的二級古蹟滬尾砲台。我一、兩年前來參觀滬尾砲台時，渾然不知這附近還有這麼一處綠草如茵的公園。原來，滬尾砲台與滬尾砲台公園之間並沒有直接相連。我當時走出滬尾砲台時，看見不遠的道路盡頭就是淡水高爾夫球場的大門，門口有警衛，以為前面已無路。其實過了大門，球場左側還有一條小馬路，馬路沿著球場的圍牆外，大約一公里左右，就可抵達滬尾砲台公園。 

「滬尾砲台公園」與二級古蹟「滬尾砲台」分隔兩地，名稱卻容易混淆，若男女情人相約滬尾砲台公園門口，一個跑去公園等，一個跑去砲台等，則兩人可就足足相隔一公里。 


	圖：滬尾砲台公園－草坪區 [image: image23.jpg]



滬尾砲台公園是那種讓人第一眼就會喜歡的公園。馬路邊一排行道樹的背後，就是大片青翠的草坪。公園入口處有二座木製涼亭，除此之外，並無太多都市公園常見的兒童遊樂場或運動設施，而是以原有的球場草原景觀為主。公園分為南北兩區。南區為草坪區，有上下兩處草坪，兩處草坪各有一條平緩的步道。可走步道右去左回，而上下草坪之間的小坡有茂密的相思樹及石椅，可供休憩之用。上層草坪之上，有更高的坡地，坡地之上，便是淡水高爾夫球場了。公園的另一區則是植物解說區，以樹林為主。林間有棧道及砲台遺跡。 

我與老婆沿著步道散步前往草坪區。遠近的草坪上，各有新人在取景拍攝婚紗照。處處是幸福畫面。右去左回，繞一圈，約二十分鐘，就回到涼亭。老婆喊累，在涼亭休息。我繼續走往植物解說區。這一區以森林景觀為主，木製的棧道彎繞於樹林間，林間有幽緻的小草坪，比起草坪區，這裡更有一種幽曲怡人的氣氛。這個區域名為「植物解說區」，步道沿途卻不見植物解說的導覽資料，很明顯的是美中不足(註2)。 

來到上方處，看到一處廢棄的國軍碉堡，編號為北47-006。不遠處，有一座水泥碉堡掩體，僅露出一方型的射口，窗口被鐵絲網隔離，走近瞧，隱約可看見裡頭堅固的水泥工事。鐵絲網上僅掛著簡單的說明： 

砲台 

同屬於「北門鎖鑰」；修築於清朝末年，用以防禦北台灣沿海地區。 

台北縣政府製 
台北縣政府惜墨如金，解說文字僅有一、二十字而已。雖說這碉堡掩體與滬尾砲台屬於同一時期興造，歷史在百年以上，但已經重新修建過，為水泥工事，外觀上完全看不出任何遺址跡象。繼續往前走，沒有再看見任何砲台遺跡。 

這裡雖美其名為滬尾砲台公園，但若有旅人想來這裡尋砲台、探遺址，心情恐怕也會和我一樣，有幾許失落。這裡倒是較適合新人拍攝婚紗、夫妻情侶散步或是全家老小來踏青郊遊。 


	圖：淡水高爾夫球場 [image: image24.jpg]



走至步道前方一轉彎處，我看見有條泥土小徑往上走，通往更上方的坡地。我於是循著小徑往上走，不一會兒就爬到上方處。隔著矮籬，籬外就是淡水高爾夫球場了。矮籬有破損，可穿過，我想折返，卻不小心誤闖進入。或許是眼前的大片草坪令人心蕩神迷吧！ 

滬尾砲台公園占地八公頃，淡水高爾夫球場占地卻五十一公頃，比前者遼闊許多，氣勢便不同。眼前這片遼闊的草坪，大概只有擎天崗的大草原才能媲美。草原空蕩無人，僅見白鷺鷥、黃頭鷺等鳥隻在草坪漫步。 

淡水球場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當年台北縣尤清縣長與淡水高爾夫球場打官司，要爭回縣府用地，以闢建為公園綠地，供民眾使用，這件事曾在媒體喧騰一時。許多人為球場請命，希望能保留淡水球場，主要是考量這座球場特殊的歷史意義。 

淡水球場是台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創建於日據時代大正八年(1919年)。這裡是台灣的高爾夫球運動的發源地，從日據時代起，這個球場就一直不斷培育出不少優秀的本土高爾夫球人才，不少台灣的高爾夫球名將因此而名揚國際。這個球場也經歷過不少滄桑，二次大戰末期，日軍為防盟軍於淡水登陸，曾將球場移做防禦陣地，挖掘大小碉堡，佈建各種工事，球場滿目瘡痍，直至戰後，在熱心高爾夫球的人士奔走努力下，重新整建，才恢復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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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球場終於被保留下來，保存了台灣的高爾夫球運動的歷史記憶。每個人對歷史記憶的選擇，情感的深或淺，我想多半與自身的經驗背景有關。我不會也不曾打過高爾夫球，這是我第一次站在高爾夫球場的草坪上。對我來說，對淡水球場感情不深，顯然與自身的經驗有關。我更感興趣的是，淡水球場更早的前身及歷史。 

清朝末年時，這片草坪與滬尾砲台連成一系，當時這裡是清兵的練兵場，而淡水為台灣北疆門戶。光緒十年(1884年)，清法戰爭期間，清法兩軍曾在淡水河口的沙灘及樹林間激戰數小時，清軍英勇擊退法軍，粉碎法軍占領淡水，進擾台北城的企圖。這一仗寫下了台灣對外禦侮戰爭歷史光榮的一頁。 

清廷割台後，這片練兵場被日本駐台陸軍接收，後來又被日本總督府看中，將土地轉變為休閒用途，興建為高爾夫球場(註3)，終成今日這般的草原景觀。草原之上，已看不見昔日的軍事遺跡。 

我沒有繼續在淡水球場迷路亂闖，很快就找到出口，返回砲台公園的步道，然後回到涼亭與老婆會合。離去時，我們改走砲台公園前的小馬路直直出去，經過狹窄的民宅巷道，出口接中正路(註4)。中正路為紅毛城通往淡水漁人碼頭的主要道路。 

中正東路的巷口附近有一蘇府王爺廟。這裡的地名是「油車口」。附近的兵營為前清水雷營的遺址，這個營區在清法戰爭期間曾飽受敵艦砲火。清法戰爭後，淮軍將領章高元所呈獻的「威靈赤濯」匾額目前仍然懸於蘇府王爺廟內，見證了當年這場不平凡的戰爭。 （引自網址：http://www.tonyhuang39.com/tony0268.html）


三、淡水高爾夫球場
淡水高爾夫球場小史

周明德

　　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臺灣高爾夫俱樂部」位於臺灣島西北隅淡水河口的小丘陵上，一帶山明水秀。它自一九一九年創立迄今滿七十年，經日大正、昭和及中華民國三個朝代，仍然維持其名稱為榮譽。臺灣出身的高爾夫球師門，屢次在國際性比賽獲勝，不但獎金可觀，且為國爭光，名利共享。國際高爾夫界人士們早已聞聽臺灣高爾夫界的「根」是「臺灣高爾夫俱樂部」。它多年來輩出不少馳名的榮耀球師，但鮮少有人詳悉其所以然。是否風水好、有「
球穴」呢？或者另有人為、天然因素呢?筆者以各種角度來探討其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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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獅老師之榮譽遠播美洲
　　淡水有二特出名勝，一是第一級國寶古蹟「淡水紅毛城」。另一是「臺灣高爾夫俱樂部」(TCCG:Taiwan Golf Country Club)通稱「淡水球場」或「淡水老球場」，台語稱曠野為「埔」，因而又俗稱「淡水球臺埔」。淡水紅毛城是臺灣現存稀有古蹟之一。淡水球埔則是臺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數十年來輩出國際第一流職業選手（或
稱球師）屢在國際性比賽中獲冠軍，名聲赫赫，為國爭光。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日，日本有一家歷史久水準高，銷路月以百萬冊的「文藝春秋」月刊雜誌社派編輯部長堤堯，次長柬直史、作家伊佐千尋，共三名相偕來淡水球埔探訪「中華民國職業高爾夫協會」名譽會長陳金獅球師。筆者以鄉土史研究家身分亦與也們同席，提供若
干有關淡水球埔之軼事瑣聞。 

　　此次他們突然來台訪陳金獅球師是因為在是年六月十三日，臺灣高爾夫選出陳志忠在美國密西根奧克蘭山村俱樂部舉行的第八十五屆美國高爾夫公開賽（當時具有九十一年歷史）擊出「大鵬鳥」（第一桿開球後，第二桿一揮進洞，低於標準桿三桿，俗稱為「大鵬鳥」（ 註1）創造該公開賽的破天荒紀錄，一時震動全球高爾夫界人士，故來台探訪。（按陳志忠的老師是張春發，又張春發的老師是陳金獅毛球師）。臺灣的高爾夫球師們素來聲譽播揚四海。歷年來他們在日本每年輕易地獲得日幣一億圓以上的獎金，使數目為臺灣球師十倍以上（註：約一百名比一千七百名）的日本球師們埋怨不已。日本人早知臺灣高爾夫界的「根」是淡水球埔，而培養那一些高爾夫「狀元」的老師便是陳金獅先生：美國人士稱陳金獅老球師為"Father of Golf in Modern China"。（近代中國高爾夫之父），由此可如其聲譽之一斑：同年九月份「文藝春秋」刊載「臺灣高爾夫老師．陳金獅」一文。 

　　在美國，許多著名圖書館藏有上述「文藝春秋」縮小版。翌一九八五年三月及八月間，筆者順路訪美西「聖地牙哥州立大學」(SDSU: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及「馬麗蘭大學」(UMCP: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之圖書館時，閱讀上述「文藝春秋」一九八五
年九月號所載「臺灣高爾夫之老師．陳金獅」一文。料想不到，淡水球埔與陳老球師之榮譽顯赫地遠播美洲的若干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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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爾夫球場之濫觴
　　一九一八年，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年，又是日本統治臺灣第二十四年，臺灣總督是明古二郎（第七任臺灣總督，陸軍大將）民政長官（即副總督）由下村宏擔任。下村是一文人，與粗野日本軍人不大相同，對台胞頗為尊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擔任鈴木內閣（向盟軍投降，故又稱為「和平內閣」的國務大臣。） 

　　是年春四月，台中新聞社長松岡富雄氏旋菲時學習打高爾夫球並購若干組球桿。他返台後在台北巿「梅屋敷」（日式高級飯店，坐落現行政院西對面，曾為孫文史蹟紀念館）的大廳招待下村長官與其祕書長石井光次郎）（註2），表演揮桿動作，並贈與二人球桿各一組。是有關臺灣高爾夫運動最早記事（註3）。 

　　是年梅雨不顯著，連日晴朗，五月十八日又是晴天。民政官公館的主人下村宏於當日上午邀請石井祕書長，藤野懷務課長，臺灣銀行總裁櫻井欽太郎等三名，在公館（坐落：今總統府與台北新公園中間，二次大戰中被盟車炸平，今為停車坪）院子裏試打高爾夫球。隔二日，原班人馬四名與另一名剛好來臺灣出差的三井物產公司參事井上信氏赴台北陸軍第一聯隊操兵場（今台北巿青年公園一帶，南瀕新店溪，約五十公頃，稍呈方形）當時山東半島（原為德國租借地）的德軍早被日軍伍服，主要戰場在歐洲。因「遠東無戰事」，該練兵場野草茂盛，高達一公尺，一片荒涼。井上氏係一名高爾夫高手，由他指揮約一百名臨時工人，以二小時半時間割草完成N字形球道，埋三個空茶罐為球洞開始打球：堪稱歸界上以最快速度完成的球道： 

　　據一九三八年日人撰「臺灣高爾夫俱樂部二十年史」描寫當時的情景云：「白色的高爾夫球宛如一條白絲向藍天裡飛翔去！」 

　　在操兵場打高爾夫畢竟不妥當，不久開始物色理想的場所；是年八月初旬某日，櫻井台銀總裁由淡水海關長原鶴次郎之推薦獲知滬尾砲台或稱淡水舊砲台「北門鎖鑰」東邊有一塊前清操兵場。於是相偕乘「手車仔」（黃包車之俗稱）前往查看「該操兵場裡，除若干兵舍、火藥庫、掩蔽堤（俗稱「城岸」）等遺蹟外，一片曠野；烏啾、紅嘴佳令、雲雀等小鳥應有盡有，鳥啼玲瓏悅耳。烏啾的外貌如小型烏鴉，能驅逐猛禽「鳶」，導致間接地保護農家的家禽，為農民的良友。因而清李附近農友們稱這塊操兵場為「烏嗽埔」，滬尾砲合建後改稱「砲台埔」；該地乃是兵家必爭之地，瞭望廣闊，淡水河口之絕景皆在視野之內。由臺灣海峽吹來的涼風颯颯拂面，相思林濃蔭蔽天，蟬鳴喧嚷，時值「大暑」季節，然而塵暑盡消。 

　　櫻井返台北後向下村長官建議將地埕環境絕好的這塊滬尾砲台操兵場訂為高爾夫場地。而後未幾向地主（日本陸軍）辦理借用手續後，立刻應用數十名工人開工整地。是年十月底完成六週球道及歇息屋
一座。 

　　翌年六月一日（禮拜六）淡水球埔舉行開幕典禮，上午九時許淡水車站首次出現設有旋轉式皮革紗發的豪華瞭望車（稱「一等車」），各界名士雲集，門庭若巿。下村等十年名總督府顯要一行由「一等車」魚貫下車後，改乘海關的汽艇「千鳥丸」。其餘約三十名高爾夫會員由「二等車」下車後，改乘「手車仔」前往淡水河球埔。中午由下村長官打一支開場球，台灣第一座高爾夫球場就此正式開鑼。 （引自網址：http://tamsui.yam.org.tw/hubest/hbst1/hube161.htm）
淡水高爾夫場小史（二）

周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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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星出現
　　鄰接淡水河球埔東邊的村落是官田，北邊是大莊，居民皆是樸實農民。淡水球埔開幕這天，官田、大莊二名小學二年級竹馬朋友陳清水，陳金獅相偕爬上球埔外圍的「城岸」，悄悄地觀望熱鬧的開幕典禮。這二名小朋友從這天起，便與高爾夫結下不解之緣，後來成為臺灣最早的高爾夫球師及元老。當時他們與一般農家子弟一樣，必須擔任「放牛吃草」的工作。「城岸」旁邊有一條凹地俗稱「城溝」，雨天積水，嫩草泖茂密，是他們的良好牧場。他們騎水牛來「城溝」放牛吃草途中，總要經過球埔。耳儒幕染之下，對高爾夫運動發生了濃厚興趣。他們自草坪裏揀拾到高爾夫球後，時常以土製的球桿練習打球。迨小學五年，利用週末相偕跑到球埔替人揹球桿作球僮，其時他
們的球技已非吳下阿蒙，而是「小高手」了。 

　　陳清水大陳金獅一歲，天資出眾，不到一年便次第昇為練習生第三名，時僅十四歲（虛歲）。十五歲時專任第十任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的球僮。一九二七年十八歲時，保送到日本程谷高爾夫俱樂部（創立於一九二二年）就教於淺見綠藏老師深造七個月，球技如虎添翼，進步驚人，同年十一月返台，不久便昇為台灣第一，並全球中國人第一位高爾夫球師（註4）。 

　　1930年，二十一歲再度赴日深造，曾參加「全日本高爾夫公開賽」以308成績獲第三名。一九三一年受日本武藏野山村俱樂部（創立於一九二四年）之聘，由許丙先生（1891-1963，淡水人，曾任台灣總督府評議員及國會議員）支援及陪伴赴日當球師。一九三四年在日本「關東職業高爾夫球賽」首次獲冠軍（看表2）。一九三五年與日本名選手們（官本留吉、淺見綠藏、中村寅吉、安田幸吉上戶田藤一郎等五名）為伍，乘貨客輪「東海丸」赴美，於賓州奧克蒙俱樂部(Oakmont C.C)。參加「全美高爾夫公開賽」一九三七年遂獲「全日本高爾夫公
開賽」冠軍，時二十八歲。 

　　陳金獅因受家庭環境的影響，一九三一年二十一歲時，才離開農莊的工作而專心學習高爾夫；一九三三年赴日深造三個月，不久昇為高爾夫球師，為台灣早期高爾夫界的五大金剛之一（註4）。 

　　日據台期，偶而由日本派高爾夫球師來台灣表演或參加友誼比賽外，台灣的高爾夫球師清一色為台胞（包括一名阿美族原住民），確乎使日人刮目相待。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八日，日本的高爾夫紅星「赤星四郎」（註5）在淡水球埔敗於陳清水，淡水球埔才引起日本全國高爾夫界人之注目。當時淡水球埔的球師林萬福（別名林益三，曾受許丙先生之支援赴日深造）年紀僅二十歲。球技拔群，受日本「東京高爾夫俱樂部」之聘，於次月二十六日赴日當球師。陳清水、林萬福二名的球技確實非凡，在日本全國性高爾夫比賽中多次獲冠軍。 

註4 

日據台期，無高爾夫球師的考試制度，而全靠球技的實力受聘。按順序早期台灣高爾夫球師前五名如下：
1.陳清水
2.郭金順
3.林萬福
4.陳火順
5.陳金獅

註5 

赤星四郎是日本第一位高爾夫球師赤星六郎之胞兄。四郎曾獲業餘高爾夫比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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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球埔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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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爾夫球群星會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六兩日，又是農曆正月初二、初三，在淡水球埔舉行日據時期空前的「全台灣高爾夫球師比賽」，日語稱「全島競技會」）。全島五個高爾夫球場各派代表來參加比賽。剛好，在東京當球師的林萬福返台省親，以來賓身份參加比賽。第二天比賽結束時，由「台灣高爾夫俱樂部」理事長三卷俊夫致祝辭並頒發獎金和獎品。其比賽成
績如（表3）所示，林萬福的成績最為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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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製球桿勝洋貨

　　許丙先生是早期「台灣俱樂部」稀有台籍會員之。一九二六年某天，也瞥見陳清水、陳金獅南球幢各拿一支怪杖，查問才知土製球桿勺當時的球桿皆是歐美舶來晶，昂貴無比，一組十四支約二百圓（相當於七千公斤稻穀），絕非球僮們能求得。但是，不管球桿加何昂貴，仍無法打消他們練球的渴望。他們在「窮則變」的逆境下，以土製球桿打撿來的球為快。俗稱的「好腳竹」是一種強韌的矮竹，他們採取其形與球桿相似，削平根部一面（見圖1）為球桿，自稱「柴籉」所要求的天然形態較難求，因而他們另採取厚度約四公分木料，用灼熱「火筷」（鐵製筷）逐吹燒穿後以「好腳竹」
插入，末端打緊楔子以防脫離，自稱「柴籉」。 

　　許丙先生對此土製球桿相當好奇，試與他們較量。當時他年紀三十五，比這二名球懂大二十、二十一歲，自認身材魁偉且有十來支舶來球桿必能獲勝。結果舶來利器敗於土製球桿。許丙先生素來慷慨，尤其是對淡水鄉親。不久另購一
組球桿贈給地們，以昭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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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腰蒙塵嘆無奈

　　日本統治台澎半世紀中，其皇族們仰慕淡水球埔蒞臨玩球共十餘次而韓國王子「李王垠殿下」（按：當時韓國已被日本吞併，而韓國皇帝淪為日本王族），與日皇昭和之岳父「久邇宮邦彥王殿下」兩名最為特殊；當地們蒞臨淡水街市
前，每次強集一批學生來夾道「歡迎」。 

　　一九三一年某日，「賀陽宮恒憲王殿下」由第十四任台灣總督太田弘陪伴蒞臨：筆者當時小學一年級，由老師引領參加「歡迎」行列。當王殿下一行的汽車在遠處出現時，老師號令大家高揭並搖動紙製小太陽旗。靠近時，站在最前面的警衛喝呼一聲「最敬禮」，大家應聲行九十度鞠躬。當時淡水街上的馬路未拓寬，未舖柏油，汽車一過街砂塵飛揚。迎接者們恭教低伏，無法目睹親王殿下的「豐采」。迨親王殿下一行四、五部汽車遠離，由警衛喝呼一聲「直」時，已
飽吸砂塵。 

　　二年後，一九三三年七月某日，「久邇宮朝融王殿下」由第十六任台灣總督中川健藏陪伴蒞臨淡水球埔。又按老法子強集學生們夾道「歡迎」。當時筆者小學三年級，再來一次飽侵「吸塵之霉」。雖然至今已歷半世紀多，但當時難受情景猶歷歷在目。所幸不久，隨父遷移他鄉，才免受此類無
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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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球難租車更難

　　淡水球埔創立之當初，玩高爾夫人士除二、三名本地人士外皆來自台北。他們乘火車到淡水車站後改乘「手車仔」。台北至淡水「二等車」單程票價大人四角二分，淡水車站至淡水球埔「手車仔」來回五角。當時代表性物價為：黃金每台錢（三點七五公克）五圓，稻穀一百台斤（六十公斤）一圓八角。台北車站至淡水球埔來回一趟車費一圓三角四分
，相當於約一百公斤的白米可窺知交通費高昴。 

　　一九二一年秋某日，淡水球埔門口首次出現一家汽車公司「巴自動車會社」，「台北至淡水球埔」一趟二十四圓，相當於黃金十八公克（四足可養一個五、六口的中等家庭一個月。雖然後來逐漸跌到半價左右（按：七年後降到十四圓），但是仍然昂貴，非一般高爾夫會員能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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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島國劣根性

　　眾所周知，多半日本人的氣量狹小，如小島嶼，他們自認且自稱「島國根性」（胸襟狹隘）。日據台期的同胞們泰半受過他們的「氣」。一九二二年，有一英國人Mr.Owen Butter 由英國乘輪船，經婆羅洲、香港來台灣旅行。也曾客居於淡水紅毛城英國領事公館數日。次年在其著「路過台灣」"Through Formosa"一書裡，提及日本人曾不准許外國居民加入台灣高爾夫俱樂部為會員(按：日人撰「台灣高爾夫俱樂部二十年史」亦提及其事）一事頗不快。茲轉載其原文及譯文如左： 

譯文：「更有甚者，他們在淡水有九個洞的球場，很多人從台北來打球。但不准外國人參加他們的俱樂部。這個事實給我相當不愉快的感受。日本人似乎對於外國人偶而加人他們的活動不以為意。但卻不歡迎外國人成為他們團體的一分子。一九二二年後，外國人已被准許在淡水球埔打高爾夫」。

（引自網址：http://tamsui.yam.org.tw/hubest/hbst2/hube291.htm）
淡水高爾夫球場小史（三）

周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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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建造球道
　　一九一八年八月下旬，櫻井台銀總裁委託台灣銀行淡水分行（地址：淡水紅毛城西北邊，淡水海關對面。已廢半世紀以上）經理姬野安夫與技師安田養之助等二名設計及督導建造淡水球埔。他們雇用數
十名當地工人，並舉日人市川孫七為工頭大興工程。 

　　日據時期無推土車那類利器可用，一切工程皆用勞力。清末所遺掩蔽堤一時無法拆除；即利用地形以二個月時間速成六洞球道，是台灣高爾夫球場之嚆矢。（註：掩蔽堤為梯形工墩，今日尚留殘缺遺跡在淡水球埔仍隱約可見）。一九一九年台灣高爾夫俱樂部由陸軍獲取土地使用權後，一九二一年底開始擴張球埔，經二年多時間，於一九二四年完成九洞球道。因財力有限無法一氣呵成十八洞標準球道。一九二七年完成十一洞球道，一九二八年完成十五洞球道，一九二九年經赤星四郎之設計終於完成十八洞球道，自創立起歷經十年歲月。 

　　太平洋戰爭之後期，淡水球埔被日軍劃為要塞，改變用途而面目全非（詳後述）。一九五二年由美軍援華顧問團建議修復為十八洞球道。一九七九年再計劃擴建，收購毗鄰土地闢為二十七洞球道，於一九八二年竣工啟用，全長10.055碼，總面積六十三多公頃，被公認為世界五十個一流高爾夫球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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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埔遭池魚之殃
　　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日軍在中途島空戰慘敗後，一蹶不振，節節退敗。迨一九四四年十月，美軍為配合奪回菲島之計劃，採「伐交」戰術（逐島躍進），使菲島日軍陷於孤立，乃於同月中旬聲東擊西，大舉轟炸琉球及台灣。從此，駐台日軍大興防衛工程。當時，日軍鑑於局勢日趨劣勢，高呼「奢侈是敵」、「鬼畜英美」，「一億玉碎」等口號，以鼓舞敵愾心。凡是違背國策或具有敵性色彩之機構悉數被剔除。高爾夫源自英國，敵性色彩最濃，且為奢侈的非生產性活
動，乃成為軍力眼中釘，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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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門大吉
　　淡水球埔地勢高亢，可扼守淡水河口及淡海，為要塞之良地，一九四五年元月，呂宋島陷於美軍，戰火急迫台灣：日軍調動「曉部隊」（係陸軍船舶工兵隊）駐防淡水球埔後，徵召六批當地台肥稱「公工」，快馬加鞭，砍掉樹林充為野戰堡壘，或大挖坑洞以防美軍侵攻
，導致球埔滿身創痍，面目全非。 

　　同年秋某日，即台灣光復之前夕，筆者曾與數名朋友相偕赴淡水球埔遊玩時，目睹日軍所遺棄無數地下堡壘以塹壕相連，或「戰車壕」（阻礙戰車的大溝，深約三公尺），或「踃壺」（意：章魚窩。單人用塹壕。專供敢死隊員用）處處有，尤其是十二至十八洞球道面海
地區玻壞最甚，蜂巢一般，一片荒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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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廢墟重建
　　民國三十五年乃是第二次大戰結束之次年，工商各界皆疲憊，人們不如何去何從，大戰之後遺症處處可見。是年元月，陳金獅先生由上海江灣高爾夫俱樂部返鄉。也不忍看見這個美麗的球場繼續荒廢。未幾，就夥同陳火順（註6）、謝萬益（註7）二位舊同事起淡水鎮公所向鎮長杜麗水（註8）申請，從公所將這個當時一般人認為廢地的球場接收過來。他們以自費雇用一批工人開始整理該球場的東南區。這
三名老闆亦屢次親自拿鋤頭或鐮刀支援工人參加工作。 

　　同年初夏某日，柯遠芬（台灣警備總可令部參謀長）與王成章（高級參謀，歷任警務處長二人抵淡水牛津學堂（忙於淡水紅毛城南側）視察夏令營時，瞭望淡水球埔的如茵蔚藍草地層巒起伏，加上新鮮的空氣令人心曠神怡。夕陽時分，相偕散步抵球埔欣賞淡江的美景。他們詢問球埔負責人陳金獅才獲知正在整修高爾夫球場、且極缺乏經費。於是他們與卓克涂淡水區長（註9）商量後，由卓區長出面，於淡水球埔舊館二樓設三桌酒席，邀請島內各地之愛好高爾夫人土參加討論募捐援助整修球埔事宜。當場由三十多名來賓募捐約三十萬圓（按：舊臺幣）。台籍名人林獻堂先生亦為其中之一。留法名西畫家楊三郎先生捐贈若干幅油畫以洪義賈。高雄望族陳啟川先生提供一部當時
為台灣獨一無二，具備引擎的刈草車支援。 

　　如此，淡水球埔有幸地邂逅了「貴人」們，錢有了，刈草車利器也有了。於是元氣百倍，整修工作順順當當地進展。是年九月十日終於修好位於東南區的第一區第九洞球道。至於西北區面海地區仍束手無策，迨民國四十一年由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派推土車（按：當時台灣民間尚無推土車）填平丈餘深的「戰車壕」後才完成原來的十八洞
球道。 
註6 

陳火順台中烏日人，原台中高爾夫球場的球師。惜於民國五十六年，自新豐球場返北途中、在湖口附近喪命於車
禍。

註7 

謝萬益淡水大莊人，淡水球埔管理員。民國三十人年三月
中旬其夜於該球埔死於非命。 

註8 

杜麗水淡水人，台灣第一醫學博士仕聰明之侄。一九八四
年病歿於美國舊金山。

註9 

「淡水區」是第二次大戰結束不久沿用日據時代之「淡水
郡，不久廢。

（引自網址：http://tamsui.yam.org.tw/hubest/hbst3/hube351.htm）

淡水高爾夫球場小史（完結篇）

周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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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次第爭光
　　陳清波是二次大戰後，由淡水球埔培養出來的第一批桃李之佼佼者。他是淡水油車口人，一九四八年就職淡水球埔時，受陳金獅、陳火順二球師之教授。在一九五四年受木村四郎七先生（按：他當任駐華大使時，曾居於淡水）之招邀赴日本受陳清水球師之教導，是戰後由台灣到日本當球師之嚆矢。他於一九五九年在「日本高爾夫公開賽」獲冠軍後，大約十年之間繼續在日本二十場全國性比賽中獲冠軍或亞軍。曾以日文撰「近代高爾夫」等四本高爾夫名著，設計與監修「大甲賀山莊俱樂部」等七座球場，在電視台主辦「陳清波的高爾夫學校」、「陳清波的一點高爾夫要訣」(one point golf)等節目。被日本人稱「清波旋風」轟動日本高爾夫界多年。現依然任職於日本河口湖
高爾夫球場當顧問球師。 

　　張東燦是淡水街巿人，現任高雄高爾夫俱樂部經理，「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理事兼規則委員會主任委員。當二次大戰結束後，淡水球埔重新啟用未幾，他便加入會員（按：其會員證是第二十二號）。他非球師，而是台灣高爾夫界的異彩，一生以高爾夫為天職。一家五對夫妻（四個兒子）中，除老么張宏達當球師外，其餘皆是業餘，而且幾乎是高手，堪稱台灣最大打高爾夫家族。一九六一年，高雄高爾夫俱樂部成立時，張東燦就當經理。也不但球技內行，且經營有道，對人謙虛，處事圓滿，使高雄地區二、三十年來，「高爾夫人口」由數十名增長到成千上萬。張東燦早於一九五八年參加過在英國St.Andrews 球場舉行的第一屆業餘高爾夫團體世界杯賽。此時他個人成績優異（三百二十桿）領先日本隊的最佳選手石本喜義（三百二十九桿）綽綽用餘，使日人見識台灣業餘選手的高水準。次年也參加菲律賓業餘選手權賽獲冠軍。一九八六年在美國科羅拉州斯夢林球場舉行的「世界長春杯高爾夫錦標賽」(World Senior Federation)（係五十五歲以上的業餘球員大會）中，獲得團體及張東燦個人冠軍。 

　　日本人高爾夫史家小笠原勇八在其撰「真相日本高爾夫史」第三十六回裡介紹張夷燦的插話：一九五五年張東燦赴日參加「日本業餘高爾夫選手權賽」時，曾發生一件小糾紛。「日本高爾夫協會」為了安排張東燦更多的磨練機會，介紹給「關西高爾夫連盟」參加「關西業餘高爾夫選手權賽」。孰料，張東燦在此賽中險獲冠軍，使該連盟丟臉而向日本高爾夫協會抗議稱「太過份了，以國際級的強人介紹給區域性比賽。」次年張東燦捲土重來，果然獲日本業餘高爾夫公開賽
冠軍。 

　　淡水球埔於大戰後不久培養上述二名傑出球員外，尚有張春發、許騰、林溪碧等諸人。接踵第二批桃李以奔流之勢，加長江後浪源源
而來。其各批代表性名球師列舉於後： 

　　第二批：謝永郁、陳健義、陳健忠。
　　第三批：呂良煥、謝敏男、郭吉雄、許溪山。
　　第四批：謝義雄、陳健振、何明忠、許勝三、張錦霞（女性）。
　　第五批：涂阿王、載玉霞、黃月琴、吳明月（此批皆女性）。
　　一九六四年，在羅馬舉行的艾森豪杯業餘高爾夫比賽中，中華隊由陳金獅當教練。是時，謝敏男奪取各國六十九名群雄榮膺個人冠軍
，更身價百倍。 

　　現任中華職業高爾夫委員會主任委員呂良煥是淡水崁頂呂厝人，台灣出身的男性高爾夫球師中，獲冠軍之多無人能出其右（按：一九六五—一九八六年間，他共獲二十六次冠軍）。在世界高爾夫球壇無數的比賽中，被職業名將重視而全力角逐的是「英國公開賽」(British Open)、「美國公開賽」(U.S.Open)、「美國職業錦標賽」(PGA
Championship)、「美國名人賽」(U.S.Masters)等世界四大賽。雖然這四大賽的獎金並不太高，卻是世界職業名將畢生極欲追求的榮譽。其中歷史最久的是英國公開賽，從1860年到現在(1989)已有一百二十九年之久（其中十二個年分因戰爭間斷過）。一九七一年，第一屆英國開賽在Royal Birkadale球場比賽時，呂良煥以二百七十九桿獲亞軍，僅差冠軍Lee Trevino一桿。呂頁煥的鐵桿最佳，已達到控制自如，爐火純青的水準。此時打敗了Jack Nicklaus與Tony Jacklin這二名曾分別獲此公開賽冠軍的猛將，而威震世界高爾夫球壇。 

　　1960年代正是淡水球埔之桃李們開始蒸蒸日上，可謂他們是「後
生可畏」，或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淡水球埔自創立以來迄今約七十年之間，所雇用的球僮幾乎清一色為男性，女球僮為數極少且是臨時性的。故毫無女性球懂出身的球師可言。雖曾代訓練過數名女性球師而已，可是，人數極少。起行遲慢的女球師們卻後來居上之聲勢，其中涂阿玉最為傑出，她原服務於豐原球場，來淡水球埔受陳金獅老球師之調教後球技猛進。她自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之四年間在日本贏了二十多場女子高爾夫比賽冠車，總共獲得一憶六千多萬日圓，儘管一九八五年參加三十六場比賽獲得六千五百多萬日圓（相等於四十萬美圓），被列為全日本最優秀的女性高爾夫職業選手，且被暱稱為「球后」或「賞金女王」數年。吳明月、載王霞、黃月琴等師姊妹亦屢在國內外獲冠軍。難怪，日本名作家伊佐千尋曾形容她們謂：「以涂阿王打前鋒，台灣女子高爾夫
球員們的攻勢真是銳不可當。」 

　　淡水球埔在最近三、四十年來培養頗多的好球師，除上述幾名特出馳名的熠熠球星外，尚有不少後起新秀，分布於國內外高爾夫球場
不斷地為國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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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談球穴說
　　據「中華職業高爾夫委員會會員名冊」，台灣現有一百零八名男性球師。其中淡水人居然佔七十四名（約七成），且六十五名（約九成）蝟集於淡水球埔周圍，堪稱為世界高爾夫界的一大奇觀。現今，台灣共有二、三十座高爾夫球場，為何如此名球師們集中於淡水球埔之周圍輩出呢？倘若，請堪輿家解釋，諒必提風水理論來高談闊論而
大做文章。 

　　堪是天道，輿是地道，堪輿就是「仰觀天象，俯察地理」。今稱相地者為「堪輿家」，閩南俗語稱「風水先生」或「風水仙」。「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聚之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風水。」，是為判定天象、地象與人間禍福之依據。因而，風水仙二諒必斷定淡水球埔「球穴」，才能輩出傑出球師門於此。堪輿學原屬於哲學範疇，如今變相沾染濃厚的世俗色彩，而淪為幫助個人升官發財的判定工具。假設「球穴說」，能成立，那麼淡水球埔出身的球師們在六、七十年來在孜孜不倦、切磋琢磨的苦練，便一律被否認，難由世人理性認
同。因而，其中必有現實的因果關係存在。 

　　俗謂「水向低處下，人向高隨爬」，是自然界和人間之常態。現今，台灣出身的高爾夫球師精華約十名僑居於所謂經濟大國日本，良有以也。歷年來，在日本的職業性高爾夫比賽中，外國人球師獲取不少獎金，導致日籍球師門受盡委屈。所謂「外國人球師」中，台灣出身者因佔地利之緣故為數頗多，且球技高，所獲獎金可觀。使有些日籍球師譏剌台灣球師：「台灣的選手 hungry Player 」「台灣的選手，真像餓鬼一般，以鳴不平。導致日本職業高爾夫球師協會」(JPGA) 不得不考慮設法限制或阻遏「外國人球師」參加比賽。但是，有遠識的日籍愛好高爾夫人士卻憂慮此類閉門造車、一意孤行的作風根本就是開倒車。日本的高爾夫界人士早處心積慮要知道台灣高爾夫球師們強盛之因，以策應。即使「球穴說」不能成立，其因必在人為，而非
「仰觀天象，俯察地理」的憑空虛幻說法。



[image: image21.png]


龍銀無雙不響亮
　　資深的毛球師們由經驗豐富，得來的勝負哲理是：運氣佔三成，球技佔七成。運氣是無法自主，球技是由天資加上磨練出來的。天資是生而有的資質，也無法自主。可是，磨練有時可以掩護天資與運氣等「無法自主」的兩因素。優勝的要訣不外於能控制球的方向與距離。但是談何容易，講起來學問可就大了；培養一位傑出高爾夫球師的必備條件除天資之外，還是在良師指導下的磨練，與師兄弟們（或師姊妹們）的切磋琢磨，能適應風雨寒暑的苦練等等，這些不可或缺的要素。淡水球埔周圍是寒村，住民多半以農或漁為生。當地子弟們頗羨慕高爾夫球師，且視高爾夫為出人頭地的捷徑：。他們立志進入淡
水球埔，泰半懷「背水一戰」的心態，勤懇求進。 

　　1930年代之前，雖然台灣的高爾夫球場寥寥無幾，且「高爾夫人口」更寥若晨星。因而，當時的淡水球埔周末以外，平時稀有球客來玩，廣大的球場形成球師及球僮們的練習場一般，使他們能飽享磨練。10年代，他們第一代球師們個個腕力非凡，其部分傑出球師蒙受許丙先生之支援，赴東瀛深造，發展其天質。此種鄉親愛的美德，則以心傳心，由老球師們承傳，並懇切相待後進門，綿綿相繼至今，無形
中成為淡水球埔的良好傳統。 

　　經驗豐富的老球師門，每每以許多經驗與哲理來比喻：「淡水球埔的天氣太棒了」。以球師而言，此句「天氣太棒」非指日麗風和的天氣，而剛相反，是指冬夏雨季具有最厲苛刻的天氣，使球師們有克服惡劣天氣的磨練機會。其嚴冬季的代表性惡劣天氣是：風烈寒冷的東北季風帶毛毛雨（俗稱「起暴頭」）。此種天氣之下，球員的兩腳站不穩，兩指冰涼，握桿不順利。（按：風速每秒增加一公尺，體感溫度便降下攝氏一度左右，若皮膚淋漓時，其冷卻率更增高。）且揮打(Swing)前，必須觀察樹木之搖動情況，來估計氣流，配合自己的經驗，然後決定揮打的方向及高度角。若東北季風偏東時，淡水球埔受地形的效應，風力更烈（恰稱「內東外北」），上半身必傾斜迎風方向若干，才能揮打。又盛夏季的代表性惡劣天氣是：吹高溫多溼的西南季風（俗稱「南風」）。當「南風」盛行時，汗珠不容易蒸發，全身宛如被一層溼衣般的鹼黏膜蓋上，溽暑無比，使人有暈眩之感覺，且「南風」屢為疾風，更攪亂揮打的判斷力。因此，可稱淡水球埔出身的球師們為「全天候的球師」，能在任何球場從容地應付任何天氣揮打，而非「溫室裡栽培出來的軟球師。」 

　　通常，教授高爾夫球技只以「師徒相傳」的古老力法。雖然不只陳金獅一人在淡水球埔擔任過高爾夫師傅，不過因其他師傅們早已遷移他鄉或過世，對於淡水球埔的貢獻，則無法與他相提並論。陳金獅先生是一位頗有耐心且誠懇的高爾夫師傅，他在淡水球埔工作逾一甲子的歲月中，培植無數的後進球師，其數之冬，其質之優，堪稱冠絕古今中外。留下一頁光輝于台灣高爾夫史上。儘管如此，只靠他一人
之力尚無法得到如此光耀的成果。 

　　台語俗諺云：「龍銀無雙不響亮」。二枚「龍銀」（銀圓之古語通稱）各放置于左右兩手的中指尖上，保持其水平（即以指尖支持中央底部）。然後，一上一下輕輕地互擊其緣，便發出美妙的聲音。若二缺一，則孤掌難鳴。此句俗諺亦合適于陳金獅師傅與其門下們兩者關係。陳金獅師傅不但是高爾夫高手又是一位彬彬有禮的紳士，其門下們都是認真求上進的青年，「一打就響」的良好球員，受他薰陶，個個成為彬彬有禮的優秀球師：「龍銀」是寶貴的錢幣，其互擊發出的響亮具有餘音繞梁，人聽人愛。當陳金獅師傅教授其門下時，所揮
打的球聲諒必「龍銀再亮」一般，餘韻不絕罷！（全文完）

（引自網址：http://tamsui.yam.org.tw/hubest/hbst4/hube4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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